第七期《八城經》3
我們現在請大家一起來禮敬佛陀！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3）
禮敬世尊，阿拉汗，全自覺者！
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
我們今天晚上將一起繼續來學習《八城經》。講到《八城經》我們因學習過了是一位住在八城的居士，碧舍他去見了阿難尊者，然後就去尋問阿難尊者說佛陀是不是曾經說過了一法：“比庫們，通過精進，能夠斷除煩惱，能夠得到解脫，能夠正悟涅盤”。於是阿難尊者就回答說：“有的，佛陀確實這麼樣說過。”八城的居士碧舍於是又繼續問是哪一法呢？於是佛陀就[0158]阿難尊者就回答說：“居士于此，比庫離諸欲：離諸無上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成就並住于初禪。也就是說通過遠離欲跟諸二不善法和通過培育定力而證得的應有尋、伺、喜、樂、一境性五種禪支的初禪，接著阿難尊者又說：“他如是審查了知此初禪是造作思念，凡是造作思念者皆是無償nie法”。這一段話是講修觀的。也就是說在修定之後轉修觀，培育了定力之後才開始培育智慧，培育觀慧。在這裡我們就可以看通看通讀這一篇經文,阿難尊者一共說了十一種方法，這十一種方法哪一種方法都是說到了如何要斷除煩惱的方法，而且哪一種方法都是講到用定用慧，或者說通過修止跟修觀來斷除煩惱，來達到解脫證入涅盤的。我們在這裡幾乎沒有看到阿難尊者描述佛陀所叫他去看欲界的名色法，沒有看欲界五欲都是叫他去先培育定力，達到禪那之後再修觀，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先要瞭解，為什麼佛陀經常要強調定力，如果培育定力真的好像一般的人認為可有可無的話，那麼我們可說佛陀確實要這麼樣教導，因為可有可無不如沒有，如果認為說培育定力不重要，那麼我們可說佛陀講的很多培育定力跟禪那的方法，都是佛陀在講廢話。然而確實不是。如果我們明白，定力對於[0449]作用的話，那麼我們就不會有邪見，那應當如何瞭解定力對於修觀的作用呢？定力對修觀我們把它歸為兩大類作用[0507]，第一就是修定是修觀的強有力的助緣，正是因為如此，所以在《清淨道論》裡面把慧的近因就是指[0528]，說成就是定，在佛陀講的道次第裡面只要涉及到次第必定會有定，而不會把定漏掉，有時候佛陀在一些經典裡面直接教導觀，我們會發現到他並沒講到定，但是如果講到道次第話，必定會有定，例如說在《增支部》有一部經群，就是有一群經典，它都是講到，持戒有可以得無悔，有無悔而得愉樂，有愉樂而得喜，有喜而得輕安，有輕安得樂，有樂而得定，由於定而如實知見，由於如實知見而能夠離欲，由於離欲而能夠滅，然後能夠得到漏盡。如果在從更簡單的道次第來說呢，我們可以看《中部》[   經][0637]及《長部》的《   經》[0639]都有講到了七清淨或者十種清淨，哪七清淨呢？第一戒清淨，第二心清淨，第三見清淨，第四度疑清淨，第五道非道智見清淨，第六行道智見清淨[0657]，第七智見清淨。在更簡單的道次第就是戒定慧，這些凡是佛陀講到的如何從一個凡夫到證入涅盤，整個過程都會強調定，定都有這樣的一席地位。而且，往往我們在講到定緊接著就是慧，不會在定中間見得其它的一些加雜，也就是說我們平時都知道由定而發慧，由定而培育慧。例如說，佛陀在《大般涅盤經》裡面，這一部經裡面，佛陀至少強調七次說：此是戒，此是定，此是慧，通過培育完全的知見能夠培育起有[0758]定，而通過修定而能夠[0805]慧，通過慧能夠使心從諸漏中解脫出來，也就是欲漏、有漏，界漏，無明漏。就一部經典裡面佛陀重複了至少七次，也就是講到戒定慧對於斷除煩惱的重要。因此，我們可以說要培育真正的vipassanà-慧觀，擁有定，它是一種很強的工具。就好像如果你要看一樣東西，你必須有很好的視力，如果沒有很好的視力，你必須有一副很好的眼鏡。猶如如果你要殺敵人，你的兵器要很鋒利，你的劍或刀也是鋒利。如果不鋒利[0858]，一個斧頭，一個斧頭另外一面或者是鈍你拿去砍樹的話，也很難砍。這定力就證明說像一把劍的鋒利，或者說《清淨道論》裡面就比喻說，在定的磨刀石磨得很鋒利的劍，劍[0921]才能夠斬斷煩惱。還有另外就是定的定心，本身可以作為修觀的所緣，修觀的目標，觀智的目標，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擁有了禪那之後，他反過來在觀察那個心，他的觀智會提升的很快，而且當他觀察那個心之後，他的觀智[1002]，如果擁有禪那的心，也就是一個人有禪定的心，跟一個沒有禪的心差很遠。沒有禪那的心是怎麼樣的呢？是散亂的，是燥動的，是不安的，難以集中的。就好像現在大家都來這邊，開始嘗試培育定力，當你嘗試平靜來下，坐下來專注一個所緣時候，你會發現其實心一直都是燥動的，難以控制的。因為心散亂、燥動不安，所以心是很軟弱的是沒有力的。如果你認為說這很軟弱的沒有力的心，直接去對抗煩惱有可能嗎？我們平時或是去注意自己的身心現象，身體的身心現象。這種其實是正念正知的修行方法，雖然修觀也要有正念正知，但是呢，如果只是平時去注意到這個是[1118]或者說生氣知道是生氣，這個其實也是屬�正念正知，但是，要說到觀還有一段距離。雖然真正修vipassanà-修觀時也是當你生氣的時候的話，但是如果你的觀智很強的話，它會像一把[1130]，如果心都很沉重[1142-1146]，你去砍，怎麼能夠暫斷，修觀的目的就是斷除煩惱。還有別外一點，修觀要記得要觀兩種法：第一種是明顯的法，也就是已經呈顯在身口意三門的法門的活。例如，當你生氣的時候，你要知道；當你有貪的時候，要知道；當你有嗔的時候，要知道。這個就是佛陀在《大念處經》講到的：有貪心了知我有貪心，有嗔心我了知有嗔心；有癡心我了知有癡心。這是明顯的法。例如說，你身體度很粗的身,你身若受，你身體樂受。這些是很粗的法,我們需要觀,然而很細的法更需要觀。當我們要去抓賊的時候，不能夠只是抓已經出來作案的賊，你能夠把賊巢裡的賊，把賊王都請到，你才是真正的幫你解決。所以說修觀也是這麼樣,只是說,已經明顯的而已經呈現出來的，呈現在身門[1310]，那是真正潛伏性煩惱，才是我們要斷的。煩惱有三個層次：第一是[1322]；第二是苦惱性；第三是潛伏性。真正的觀智，你要懂得潛伏性的煩惱，但是潛伏性的煩惱好斷嗎？並不說你明顯的升起的一些苦惱，觀照它不升起的那個就征服了，但真正來說他沒有升起過，你把他保藏[1342]把它殺掉，這樣才能斷煩惱的根，應當如果做才能這麼樣呢？如果你的心很造作，你的心沒有力，連定力[1353]，想要平靜，想要安定，想要[1355]，你認為有可能嗎？正是因為如此，所以佛陀在很多經典裡面講到[巴利文-1406]：“諸比庫，應當修習定，因為，諸比庫，擁有定力的比庫才能夠如實知見”如實知見什麼？如實知見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五蘊法是我們應當如實知見的，五蘊法之因此我們應當如實知見的，唯有如實知見我們才能夠把它的根砍斷,斬斷。還有呢，擁有定力的心是很強的，強到什麼，例如說，有一位尊者，他告訴我，他說他在以前，在印度行腳時候，他看到一個老人，這個老人很慈祥，但他看到他時，怎麼看他時都不順眼，就是很討厭他，看他順眼。後來，等他有能力去變識名法的時候，就是他修到觀智的前端階段的時候，他因為已經有了定力，所以他可以取過去的所緣，然後他在去取當時他看到那位老人的心，他發現原來，他見到那位很慈祥的老人，那個時候到見到的眼識跟領受推度，這些都是屬�善果報。但是，由於他不如理作意，速行是不善的，接著彼所緣也是善的，是善的易熟心，是善的果報心。如果他沒有這樣的能力，他沒有定力，他不可能[1606],擁有定力的人，他的心可以很明顯的取一些我們很難想像的目標,例如過去的目標。我們再舉一個更簡單的例子，就講，有定力的人跟沒有定力的人它的區別，如果現在大家要叫他去修定，也正如在《清淨道論》裡面講到的[1636]地，而且找到那些泥土，而且那些沒有沙，沒有石，沒有樹枝，很柔軟地我們做一個[1650],要做成曼陀羅[巴利文-1651]要去看它看它。作意“地地地”。一天不行，二天；二天不行三天；如果一個人從他作到了遍做相，一直要到把它取相的階段，也許這個階段可能要很久,然而五天十天半個月，乃至一個月，他才能夠把相取到。但是呢，有一位曾經有禪那的比庫，他是這麼，當他在禪師那邊修到地遍業處之後呢，你知道他是怎麼樣去取相，取地遍之相，禪師要叫他你要修地遍,而你要先去找一個地遍的地相,然後他就回到他的寮房，他就去尋找適合作地遍相的地，他並不用專門找一塊地,然後他就去看，哪種顏色結果發現，在他的寮房附近一堆雜草還有加雜著很多石塊，附近有一塊大概也是那麼一塊，旁邊就很多那些雜草，就是那一塊顏色適合的地，他就在那裡大概看不到一分鐘，然後就回到坐位，然後依次進入第四禪，出定之後呢，就立刻把他的光導向剛才看到的那塊地，結果就在第一坐當中呈現出地遍的初禪，只是這麼一坐的時間，也許他取相就是在看不到一分鐘，那一塊地的遍相，之後就回到坐位，回到坐裡面因為他之前的禪那，初禪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來直接把光照到他剛才見到的那塊地，然後地遍之相很快就出現。等他對地遍之相出現，然後他在把它擴大擴大到一切處。然後這個階段，大概不到五鐘時間，之後他就證入到初禪。有定心沒有定心差別大不大？這個還是概念法，如果要取究竟法那更難,究竟法不是靠我們想像的。我們修觀智要記得，觀智的所緣必須是究竟法，而不是概念法。當我們修觀的時候，我們必須取概念，取究竟法。哪些是概念?哪些是究竟法？色受想行識，這些就是屬�究竟法。例如說，我們現在看到身體，你認為身體是概念法還是究竟法？你認為這個手現在升起來，這個是概念法還是究竟法？你認為這樣你光靠概念法能夠證入涅盤嗎？你還沒有透視到究竟法，例如，我現在的想，因為這個思考是概念法還是究竟法？如果你能夠看到整個思維的過程，單獨一個想作為[2008]究竟法，但是你是講它的思維法，它是一堆的東西，這一堆的東西是由組合[2016]一起的，這些屬�概念法，好像說我生氣，生氣是你嗔心所為主加雜著一大堆其它的心跟心所在那裡，因此當我們不用看到心所它的運作。比如說，生氣它是這麼起著破壞性，這個才是究竟法。這正是因為如此，所以當我們要修觀之前，還必須得知道修觀的前端行道。前端行道是什麼？也就是真正修觀的時候，真正的觀智只有十種並不是十六種。我們平時所說的十六觀智，它是[2107]前後的，真正的觀智是中間的十種。為什麼這麼樣說呢？因為這十種都是屬�世間觀智。前面的名色識別智跟緣攝受智這兩種也可以說是觀智，也不能夠說是觀智。為什麼？因為他是修觀的前端行道。如果我們一定要用一個很精確的定義來說，修觀必須得是觀究竟法的跟以及它的因無常，苦，無我，那麼名色識別智跟緣攝受智還不是觀智。如果我們說觀智是起究竟法所緣，那麼它還是屬�觀智，那後面的種性智，道智，果智跟省察智，由於道智跟果智已經是屬�出世間智，所以它也不能夠說可以說是觀智，因為觀智它的所緣是諸心法，而省察智它是檢查你剛剛證得聖道聖果。所以可以取涅盤為目標，所以它也不是屬�觀智的目標，因為種性智，道智，果智跟省察智都可以取這前面三種，只是取涅盤為目標。而省察智取的可以是涅盤，但也可以是道與果。因此，它也不是屬�觀智，這也就是為什麼在《阿比達摩概要精解》，或者是《阿比達摩義論》裡面，說到觀智只有十種。大家回去看，十種觀智就是這麼樣，也就是說，真正的觀智從思維智，生滅智，壞滅智，過患智，怖畏智，厭離智，欲解脫智，省察智，思維智，生滅隨觀智，壞滅隨觀智，怖畏現起智，過患隨觀智，厭離智，欲解脫智，省察智，行舍智，隨順智，這十種稱為觀智，因為這十種都是觀照諸行法的無常，苦，無我三相，真正的說這十種才是，而之前名色識別智跟緣舍受智還不能說是觀智。為什麼？因為它是觀智的前端行道，為什麼是前端行道呢？因為，它是要破除密集，因為我們現在看的這些東西都是經過概念包裝的東西。我們看到事物的真相，我們看到的人，他還是那麼的漂亮，他還是那麼的醜陋，他還是那麼的誘人，看到金錢的時候，你的心啊就那裡晃動，就沒有破除它的密集，還是看到它有作業一樣，它依然是存在的。佛陀說無常，但我看到他確是恒常，佛陀說它是苦的，我看到它是樂的；佛陀說這就是無我的，怎麼看到它，它還是歸我所有的，還是我的。為什麼？經過了概念的包裝，經過我們稱為顛倒的包裝。哪種顛倒呢？[巴利文-2438]是四種顛倒，常顛倒，樂顛倒，我顛倒，靜顛倒。這是由於有了顛倒想，所以你認為它是屬�有漂亮的，恒常的，屬�我的，我所的。是因為我所的，或者是圓滿的。這是因為還沒有見到究竟法。正是因為為了見到了究竟法，所以我要修名色識別智，名色識別智就好像是一把刀，進行解剖，把概念法把它解剖出來，把它分解成一塊塊。例如，在《大念處經》裡面講到：“由屠牛師和屠牛師弟子，殺了一口牛之後，把那牛砍下一塊塊，然後大家坐在街道上，放在街道上。同樣地，我們要用智慧的刀把我們一直以來看到的概念法把它節節支節，分到不可在分的程度，這個時候你就不會認為這些東西就是東西，它只是一堆色法，例如我們的眼睛，有很多種色法，有五十四種色法，但是眼睛只看到眼睛，你沒有看到它的究竟色法，你還是看到它是一堆物，一個色法，一堆東西。[2612]看到漂亮的東西，嘗到很好吃的東西，現在我跟我的女朋友，我跟我的愛人怎麼樣，這些其實是概念法包裝，然後你在享樂，你的心在[2633]，但是你有沒有看到，由於貪為主的一大堆心在那裡起作用呢？有沒有看到擁有邪見概念，跟著喜[2647]的名法在那裡起作用呢？如果你沒有，你沒辦法去識別名法。因此，我們不得扣除這些一直以來認為我，我所一堆五蘊，一堆名色法，我們必須得先修名色識別智。修了名色識別智之後呢，我們還必須得去找他們的因，因為它只是一個現象，這些現象是有因的，唯我們找他們的因，當我們在斷除時候，因我們煩惱不斷除，我們不僅僅看它們的現象，而且我們要找它的規律，要看它們的因。就好像我們只是懂得砍樹一樣，挖根遮春8吹又生，我們斷煩惱一樣斷煩惱的根。同樣的，當我們看到這個名色法之後呢，我們也找它的因，它的因是什麼呢，就是煩惱。[2740]好像一個愚癡的人，他看到了自己的一棵樹。例如說，那棵樹或者說沉甸甸的果樹，老是有藤,他去上前去砍藤,砍葉子，他砍葉子[2804],是不是？聰明的人他不去管那些他找它的根，一刀解決問題。是不是，觀智就是這麼樣做，因此呢找因，找到原因發好下手。正因為如此，我們要修緣攝受智。緣攝受智，什麼是緣？緣就是名色法的因，當我們找到因，那名色法的因就是緣攝受智。唯有在擁有了名色識別智跟緣攝受智，也就是說這兩智在七種清淨裡面特別把它提出來，佛陀把它提出來。名色識別智叫做什麼清淨？叫做見清淨；而緣攝受智叫做什麼？什麼清淨？叫度疑清淨。對！如果我們經過了見清淨跟度疑清淨，我們才能夠過向道非道智見清淨，這個是次第。十六觀智的第一觀智是名色識別智，如果我們真的不瞭解名色法，或者說我們看到的只是表相，還是經過概念法包裝了的名色法，那還不如我們進一步修觀。所以我們看到的色,不是說它[2944]這個是比喻這個就叫色,而是要看到究竟法去。看到名也是，這個是我的身體裡的，怎麼樣，那這個叫真正的名法，你要看到究竟法，唯有你看到了究竟法你才能夠升起真正的名色識別智，也就是見清淨。為什麼稱為見清淨呢？因為，一直以來認為這一個色法或一堆五蘊是我，我的，這叫做是邪見。當你已經用智慧的道去解脫，把這一堆一直以來認為的身體，認為的我，把它破除了究竟法階段，你會發現你的心跟見清淨[3033]，你的邪見去除了，你的見能力正見。所以《清淨道論》裡面就把這個階段叫做我的如實知見階段。以後你在體悟你在修緣攝受智，緣攝受智就是把握名色法，如果我們能夠把握名色法的 [3056]之後，我們就不會懷疑到我們的這個身體是怎麼來的，這一堆五蘊是怎麼來的。因為，你已經見到了它們[3107]你就不會懷疑說，我過去是到底怎麼樣，我過去是[3113]業，我現在才這樣的，跟一堆五蘊，這一堆身心，因為你已經看到了過去你曾經在造什麼樣的業，這種業在煩惱的資助下，在你臨終時成熟，使你投生今生，而你知道到今生你又繼續造什麼的業。如果沒有改變的話，就會帶來什麼的果，這個才叫度疑，度是什麼？業果。疑是什麼？對因果的對緣起的對三世輪回的。你認為說如果沒有定力，會不會是靠猜想你能夠辨識這個問題嗎？唯有當我們已經培育起名色識別智，培育起緣攝受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修思維智。修思維智開始就用佛陀在經典裡面教導的很多，例如說，於五蘊的觀方，五蘊的方法最容易的方法的就是佛陀在《無我相經》裡面講到，觀照十一類的五蘊，或者說把五蘊每一種稱為十一類，而五蘊一共是五十五種，在《無我相經》的說法，也就是什麼是十一類。例如說色蘊，色蘊有十一種，哪十一種呢？過去的色蘊，未來的色蘊，現在的色蘊；內在的色蘊，外在的色蘊；粗的色蘊細的色蘊，勝我色蘊，劣的色蘊；遠的色蘊跟近的色蘊。如果一個人，我們在看佛陀這個教導其實已經在名色識別智跟緣攝受智的基礎上講，這也就是為什麼佛陀不是一下子在開示的時候，他就開示這部經，而是在他先講的五天的經，然後他才開示講這部經。這部經是第一天佛陀跟他們講，跟那五位比庫講《轉法輪經》開示四聖諦，然後一直又繼續講了四天到第五天他才開始了這部經，這部經已經涉及到了很詳細的方法。如果一個人知不過去世怎麼觀他的過去，觀過去的色蘊，觀未來的色蘊，觀現在的色蘊，觀內在的觀外在的色蘊。對受想行識這四種名蘊，我們稱為名法，也是這麼樣觀。也就是說觀五蘊怎麼樣，過去，未來，現在，外的，內的，粗的，細的，劣的，勝的，遠的，近的，受想行識亦複如是。這麼的話，如果要觀十二處呢？“眼”這裡所說的眼不是我們所說的眼睛，而是眼淨色。色是外界的色所緣，當色所緣撞擊到我們的眼睛的淨色時緣觸，然後還有眼識升起。因此，佛陀經常教導，在經典裡面講到，眼，顏色，眼識三識和合生觸，而觸生受，也就是苦得，樂得，不苦不樂受。應當觀照他們的無常，苦，無我。因此，在這裡就包括了眼，顏色，眼識；耳，聲音，耳識；鼻，氣味，鼻識；舌，味道，舌識；身，觸，身識；意，法所緣跟意識。這就是十二處跟十八界的修法，這就是屬�聚思維。還有另外我們可以用七色觀法，七[3523]色觀法，可用四十種都可試用的觀法。這樣一直修，用它來觀照無論是過去未現在來五蘊，都是無常，苦，無我。無論是眼是無常，無論眼識界是無常的。眼識是內在的，顏色是外在的，眼淨色是內在的，顏色是外在的，眼識又是內在的。所以現在有些人他說不用去觀外在的，那為什麼，他沒辦法去觀識緣。難道顏色，聲音，香味，觸這些不是外在的所緣嗎？現在有些人他說不用去觀外在只是觀內在的，因為那個才是真實的，這個就是錯誤。因為當我們要破外在執著的時候，我們必須得觀外在的，而不能夠只是現在明顯[3616]去觀外在。當我們有了相當的能力之後，我們就依照四念處[3629]壞滅隨觀智這樣的觀智依次第一直觀下去。當我們對治觀智基本的基礎的也就是前端行道有了一定的瞭解之後，我們再來看經文是如何教導的，經文裡面阿難尊者先講到了一個人如果有了初禪，有了初禪之後，他如是省察、了知此初禪是造作思念，凡是造作思念皆是無常nie法。這裡影響到一種觀法，我們在看這一段話，他的譯注，譯注第八裡面講到了，就如這一部經在中部的第六十四經能夠見到《大mang牛加經》，《大念處經》，《身至念經》，這些經典也教導止觀。在這部經中，即教導修止，又教導修觀，並且側重于修止。而《大mang牛加經》裡面則側重指導修觀，《大念處經》稱為以修觀為主的經，而《身至念經》則以修止為主。這是譯注裡面講到的。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修觀，我們要按《大念處經》裡面講到的，如果修止，我們應當依照《身至念經》裡講到修止的方法。講到止觀並修，止觀並運，止觀雙運，或者說叫做定慧並修，在這部經，這部《八城經》跟《大mang牛加經》裡面，就要講到。我們在講到《大mang牛加經》裡面佛陀是如何教導呢？佛陀跟他的弟子說：“哪種道，哪種行道能舍斷諸五下分解呢？阿難，在此，比庫，遠離，依這個“離”就是生命離的離，就是貪離，舍斷不善法，止息一切生的初惡，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有樂，成就並住于初禪”。這就是跟這部經講到的，跟《八城經》裡講到的證得初禪。證得初禪之後呢，接著佛陀又在教導修觀，然而起初還有色，有受，有想，有行，有識。他觀察那些法為無常，苦並創，見，惡，及，抵，毀，空，無我，其心從那些法中得解脫，其心從那些法中得解脫後，心即[3945]不死界，此為寂靜，此為殊勝及一切行[3948]止息，一切[3951]離貪，滅，涅盤，這也就是講到證悟涅盤。在前面講到，然而起出還有色一直到觀呼無我，這個就是修觀的過程。在這部經裡面佛陀就比較詳細地講修觀，而在我們講到的《八城經》裡面佛陀就比較簡略講到修觀，那我們結合這兩部經來講，其實還是[4027]觀修次第。例如我們在看《大mang牛加經》就講到，然而其處還有色，有受，有想，有行，有識，這一個是屬�哪個智的階段呢？是屬�名色識別智的階段。也就是說當一個人有了能力入禪那，當他從禪那出來之後，他還必須得在觀照，其是禪那還是五蘊，應當如何從禪那當中，出定之後在轉修名色識別智呢？當一個人有了定力，當他進入初禪，例如他從初禪之間出來修觀，他先進入初禪，當他進入初禪之後呢，他可以出定，出定之後他在觀初禪的無常性，初禪的無常性就是尋、伺、喜、樂、一境性，這五種禪支都是屬�心所。當他可以辨識到心所，而且他知道這些心所個別的作用之後，那麼他就已經擁有了一定的能夠識別心所的方法，之後他在起繼續觀初禪的禪心。初禪的禪心因為它能夠識別所緣，所以它才辨識，或者說它可以在看初禪的心路過程，然後辯別識、識、識……，這“識”都是在識知初禪的取相，初禪的似相。例如一個人能夠進入“入出息念”的初禪，當他出定的時候，他會在辨別識，然後發現他的識一直都朝向入出息念的色相，這就屬�識。然後他辨識觸，由於心跟所緣，跟所緣的連接帶動心所，這就屬�觸。然後在觀受，受是什麼，受就是做為禪支的樂受。所然在觀想，想就是它對於似相想要求，知道它就是似想，這是想。思就是能夠對似想產生行動，或者說帶動其它的心所一起對似相產生作用。一境性就是作為禪支的一境性，然後是名命根，維持名法持續的稱為名命根。作意就是把心導向似相，稱為作意。然後是尋，就是心把心投入似想。伺就是使心維持觀察似想。勝解是心能夠決定似想。精進就是心持續不斷地努力去取得似想。喜就是那種對體驗到似想那種喜悅。而欲就是心對似想的需求。然後信，就是心很穩固的能夠對似想的不動搖。念就是心能夠持續完全的能夠把取所緣，專注在所緣上。而慚愧就是能夠掌握[4423]無貪無嗔對所緣無力，那種粘著，跟不會觸發。中舍性心對所緣的那種平等，對似想的平等。接著身輕安，心輕安；身輕快性，心輕快性。身柔軟性，心柔軟性；身適業性，心適業性；身練達性，心練達性；身正直性，心正直性。這十二對都是一起輔助初禪的禪心，在對於似想起作用。例如說，身輕安跟心輕安，由於能夠體驗到似相在禪那那種升起的輕安，就是心跟心所的輕安，輕快性很敏捷，很輕鬆，輕快靈活；而柔軟性跟身心由於其它色相柔軟性，還有適業性，心很適合工作，能夠很容易的取得所緣，取得似相。練達性就是身心很健全；正直性，心不彎曲，心能夠不扭曲的把取似相。最後一個慧根，慧根就是心能夠很清晰的了知似相。一個人能夠辨識，剛才所說到的初禪的三十三種名法，三十四種名法也就是一個心在加三十二個名法，當他能辨識到初禪[4602]，然後他在分析，這些名法可以屬�，可以歸於四類，其中的受是屬�樂受，是禪支的前五種；想就是剛才講到的心能夠知道對似相做標記；行就是除了受、想跟識以外，所有其它心所都稱為行。在巴利語我們就可以看到它是複數的，但不是單數的。受想跟識都是單數的。但巴利語的行是諸行，是複數的，也就是很多心所，還有就是識就是識知，就是我們所說的初禪的禪心，他了知這些是屬�受想行識，然而初禪的禪心，依如現在是人的話，他不能夠憑空的升起，他必須得以什麼升起呢？初禪的禪心依什麼升起？依心所依處升起。心所依處是色法是名法？是色法。對！所以它在觀照色法，因為，不可能有沒有色法能夠升起色界行的。要證得禪那一定得必須有色法的依生。例如我們人，人可以證得禪那，人證得禪那必須得有這個身體，沒有這個身體不可能證得禪那，乃至到色界的梵天人，當他要入色界的禪那的時候，也必須得有色界的依身，無色界的天人可不可以證得色界的禪那呢？不可以，他們沒有色法，他們不能夠證得，不能夠證得色界禪那。色界的禪那必須得有色法[4804]，這些必須屬�色。在心所依處裡面有哪些色法？有五十四種色法，哪五十四種色法呢？身十法聚，心所依處十法聚，性根十法聚，心生八法聚，食節生八法聚跟食生八法聚。三個十再加上三個八等於五十四，這些是屬�色法。為什麼確定色法呢？因為可以毀壞的，所稱為色法，於是當它辨識初禪必須得依懶這五蘊。那我們在看《mang牛加經》裡面講到：然而，其處還色還有受有想有行有識，在巴利文講到：[巴利文4857]，初禪有沒有五蘊？有，剛才說到，對，當他能夠分析初禪跟初禪的所依的五蘊，這個叫什麼智？這個叫緣色識別智，初禪的禪心是名法，它的所依是色法。當他能夠辨識這就是名色識別智，然而因為初禪，他還必須得依靠名色，所以，它是有造作的，它還必須得經過努力才能證得初禪，初禪是有因緣的，它也是緣起的。所以，在《八城經》裡面講到：此初禪是造作的，是思念的；思念就是它必須得有思念分別的。有造作，為什麼有造作呢？初禪可不可以有[5006]，不可以，一個人證得初禪他必須得具足四種緣。這四種只是現在的因，他不包括一生，就是不包括這個身體，一個人要證得初禪，初禪是緣起的，也是緣生法，也就是他所經過造作的，[巴利文-5036]，哪些是造作的呢？一個人要證得初禪，他必須得有心所依處，因為初禪的禪心是心所依處生起，所以他必須得有心所依處。第二，他必須得有所緣，初禪如果沒有所緣能不能夠證得初禪？不可能。第三還必須得有意處，“意”就是意識的意，“處”就是放處的處，意處有兩種，一種是有分意處，一種是速行前分，速行的意處。因為有了有分跟業績，然後才會有[5116]，或者那些意門轉向等等升起，所以有分意處是一種緣，還有另外一種，如果前生的速行不滅去，後生的速行不升起，這個是屬�無間緣等無間緣，[5131]無有緣，這個[5134]還有相應緣，以及[5139]緣，這些緣有一種前生的速行的滅去，才會有後生速行的升起，所以禪那的速行，初禪的速行還需要意處；還有另外一個是如理作意，如理作意是屬�確定性的。一個人如果沒有如理作意，他不可能轉向於禪那，所以我們說，所有的禪那心有四種現在的緣，或者現在的因也就是意處所緣，意處跟作意如理作意。那如果沒有作意，能不能升起初禪的禪心呢？如果沒有意處，沒有意處能不能升起初禪的禪心呢？不可能。所以說初禪也是思念的，它必須得要經過[巴利文-5240]，它必須得通過作意，通過努力，通過精進，通過思才能夠升起的。既然初禪也是五蘊，它也是緣生法，也是經過造作的因為思念升起的，所以，凡是造作思念皆是無常nie法，沒有這些也就不可能有初禪，初禪也是屬�無常法。如果初禪是常，那你入定也就不用出定了，一個人能夠觀到他的初禪禪心的時候，他會發現到初禪禪心的跟生滅跟我們現在心生滅一模一樣，都是刹那刹那的生滅。不會說一個人進入初禪，他的心可以維持很久，也是在乃至在一彈指之間，初禪的禪心也是生滅了不知多少萬億次。只是由於他的心已經很強，能夠把其所緣，所以他的心可以無限次的，無限次的[5358]升滅升滅升滅，正是因為如此，所以初禪的禪心這裡講，但是在觀智，在觀照之下它還是刹那刹那的生滅的。我們再看《mang牛加經》之後，下面就佛陀在當時教法如何去觀照這些初禪的名法跟色法呢？因為之前講到了，因為初禪也是有五蘊，所以，它是屬�名色識別智的階段，又由於已經也他知道了初禪也是要諸緣和合，也是屬�緣生法，只要是緣生法，它就是行法有餘法，因此它是無常的也是[5500]nie法，則這個也是屬�緣攝受智階段，也就是它把握住了初禪的緣，當然，如果它要觀照初禪的色法的緣，色法的緣是心所依處，心所依處包括由業生色，時節生色，心生色跟食生色。業生色它還必須把握住業生色的緣，是過去的因[5524]愛取行蘊。這些還必須得要把握，他才能夠辨識色法的緣，就是作為業生的緣，如果他想繼續再修名色識別智跟緣攝受智之後，接著佛陀在這裡在《大mang牛加經》裡面講到，[5553]佛陀是這樣說的[巴利文-5557]，就是那些法，哪些法呢？就是初禪的五蘊法，應當要如何呢？他們是怎麼？[巴利文-5607]，佛陀在這裡教導：他觀察那些法為無常，苦，病，創，見，惡，習，抵，毀，空，無我。如果凡是修過vipassanà，修過清淨道論傳承的vipassanà，他就是很明白，佛陀在這裡講得是什麼，這就是有vipassanà觀法當中的一個很有用，廣為流傳，很重要的修法，緬甸的傳承法稱為[緬語-5707]。也就是四十個“多”的觀法，四十個“多”觀法在清淨道論翻譯成為四十個思維法。這種是在經藏無礙解道裡面佛陀教導的，佛陀教導的四十種思維的方法，就其中無常有十種，苦有二十五種，而無我有十種。例如在緬甸[人名-5751]西亞多的傳承裡面，非常強調這四十種觀法，而[人名-5756]西亞多[5758]他都是講到這些“多”。那佛陀在這裡講到十一種，這十一種代表無常、苦無、無我的觀法。也就是我們講[5814]是無常，為什麼是無常呢，或者說應當如何具體情況無常呢？我們去看因為這初禪的五蘊，它有兩端，開始是的一端是升起，而末端是壞滅。所以它們有升起跟壞滅的兩端，因為有升起跟壞滅的兩端，因此五蘊並不是恒常的，它們並不能超越壞滅的末端，由於並不能跨越壞滅的末端，也因為它有生起的一端，以及有壞滅的末端，所以它是無常的，五蘊是無常法。在這裡不能超越生起的一端，就是指五蘊在生起之前它並不存在，五蘊刹那刹那生起的五蘊，生起之前並不存在，而且連等待跟準備生起的階段都沒有，同時，或者在者壞滅之後呢，這些壞滅的五蘊也不會堆積在一起，五蘊只發生在兩個不存在的兩端之間也就是生起之前跟壞滅之後，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五蘊，只是在這一個很極短的時間裡面執行生入滅刹那，由於生起端跟壞滅端擁有這兩端，並且不能夠超越這兩端的存在，因此五蘊無法維持為無常。觀五蘊法的無常就是沒有常恒的、沒有永恆的，這種觀法，唯有在能夠觀到究竟法之後才看到，唯有能夠看到這些色法跟名法，例如說禪那的心識刹那刹那生滅，你才有，[6035]要不然的話，你還可以看到禪那的心識維持一個小時二個小時三個小時，為什麼說是無常的？如果禪那心可以維持一個小時二個小時三個小時，那它就是恒常的，那它至少可能維持，它就不是生滅的，如果它不是生滅的，佛陀你說無常那他就是說假話，所以我們就明白，佛陀說到的要真正的修觀是要看到究竟法，你能夠看到刹那的生滅，要講到[巴利文-6112]苦，為什麼是苦呢，由於五蘊在每一個刹那生滅第一個[6119]折磨，折磨擁有這一堆五蘊，所謂的人，或者說名色法本身受到不斷生滅的逼破，是苦苦，變異苦跟心苦，苦苦是什麼？苦苦就是痛苦、受苦本身；變異苦是什麼？是樂受，因為樂受在住的時候，樂受的生起跟住是樂，但它並不只是苦；還有行苦，行苦包括舍受跟一切其它的行法。一切三諦，包括欲界、色界跟無色界，三諦的一切的名色法、行法都稱為苦，因為它們有造成它們生起的有餘苦[巴利文-6213]，以及不斷受到生滅的淩弱，受生滅的壓迫。這裡的苦不是痛苦的苦，如果你認為說這裡的苦是屬�痛苦的苦，那麼我入定那麼快樂，你為什麼叫苦呢？這一個苦不是說到苦有三種苦，苦苦才是痛苦的苦，變異苦是樂受苦，正因為它會壞滅，它會變壞，所以也是苦，只要有存在有因緣造成的都是屬�苦，這種苦是行苦。當一個人能夠見到行法的生滅，例如初禪，他能見到初禪的心的生滅的時候，初禪名法刹那刹那生滅的時候，他才能夠觀察到連初禪都是苦的。為什麼？生滅固苦，受到生滅壓迫[6313]也是苦的，你不會因為入了定，初禪很快樂，很愉悅，我可以維持我的定力很久，有時候幾天幾夜，我在那裡純粹都是快樂，佛陀你為什麼說這都是苦的呢，佛陀說苦是因為你還沒能見到生滅法，你只是[6334]，所以你認為它是苦，所以你認為它是樂，但是從觀子的角度上看初禪也是苦，為什麼呢？初禪也是生滅法，而且是刹那刹那生滅，在初禪乃至到在第四禪乃至到最殊勝的非想非非想處定裡面，它的生滅法一點也不比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欲界的名法生滅法慢，都是那麼快。然後在講到了病[巴利文-6415]，為什麼稱為病呢？由於五蘊必須得諸緣維持，它是病的根本，也就是說一切的五蘊是一切身心疾病發生的基地，而且五蘊就象凡心病，即使連禪那也都是這麼樣，禪那的五蘊都是這麼樣。所以說它是[6446]是病。還有創[巴利文-6451]，或者稱為癰，癰創，為什麼呢？因為跟苦相應，能緣以目標或相應法當而導至經常流出煩惱的途徑，因為有了這五蘊，所以有了五蘊，特別是凡夫的五蘊，[6521]反而貪嗔癡[6525]妒嫉傲慢自私之心，由於之前不存在的突然升起[6534]，由於[6535]老實成熟壞毀[6538]它們是創。因為緣以目標跟相應法導致經常流出煩惱的途徑，是指後生的貪能夠取前生貪欲目標的升起，貪欲，貪，煩惱跟心跟心所能夠緣起，能緣起大量煩惱目標[6603]，看到好的東西，或者說乃至到女人，而你入了定，有些外道，當他們入了定之後呢，他們出定之後，他會回憶剛才定力很微妙，於是他經常會入定，樂著於定，貪著於定，或者說，在定中他會[6624]這種樂受本身就是可以稱為後生煩惱的執取的目標，因為，它們是從五蘊，從名色法先從這種五蘊當中流出來的膿，所以就好像創裡面流出來的膿一樣[6651]五蘊也是[巴利文-6658]，由於他們帶來生滅的壓迫在身內刺入骨受的，行法升起時以生滅刺入以內除非是用勝道，去拔除要不然名色的行法就象刺一樣難以拔出。我們要解脫這五蘊身[6723]，但是這五蘊法就好象一個人中了毒劍想要拔出來毒血，拔出來會痛苦，拔出來會死，因為他的傷口血會流出來。我們一直都在工作當中覺得身心疲備，身心就是五蘊，就是名色法，它是那你要解脫，現在大家都知道，[6752]是惡，為什麼呢？[巴利文-6800]因為是佛陀與其它聖者呵止的不善法，會導致損失是惡的會發生疾病。所以他們是惡業，是損失的，是無意的，五蘊是惡的。一切的佛陀跟諸聖人都不讚歎五蘊，不讚歎五取蘊，佛陀曾經說過，我不讚歎有，就是我會不讚歎身蘊，為什麼呢？就猶如一個人手指甲裡面粘著一點點糞便，都是很臭的，同樣的，一個人如果只有五取蘊，有五蘊有一絲的生命，佛陀不讚歎，所以佛陀說我不讚歎有，就是這麼樣。第七是[巴利文-6856]疾，由於患了重病的病人不能自已行走，而必須得依靠他人的幫助，同樣的五蘊不能單獨升起，它必須得依靠其它的緣，因此它是前行的緣因，這裡的疾是頑疾，是頑固的疾、惡疾。第八[巴利文-6922]，“敵”是敵人，因為諸蘊根據諸因這種種緣的升起，假如一個擁有主權的人，他不用去跟隨其他人的意願，他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假如五蘊也能夠跟從其它人的意願的話，例如說希望我不要受苦，希望只快樂，希望我永遠都青春，希望我永遠都漂亮，希望永遠我都能夠有強壯的身體，如果五蘊是自主的話，可不可以這樣話，應該可以是這樣，這才叫主見，這才叫[7008]，大家擁有五蘊，能這樣嗎？不能，由於五蘊並不能跟從人的意願，也不能接受，也不願見到，我不願生病，我不要死，這樣的命令。所以五蘊就好像是外來的敵人一樣，它根本不會跟從你的意願，它就是這麼作對，你想要青春長駐，它就偏偏要在你的臉上畫滿了皺紋，你想要永遠健康，偏偏它就時不時給你一些病，給你一些苦受，這就是五蘊，所以稱為[巴利文-7053]稱為敵，跟你作對的。第九是毀，毀壞的毀，[巴利文-7102]，因為會被老、病、死所毀壞，所以應當觀五蘊為毀壞而有一時[巴利文-7115]，由於五蘊都沒有主我，造作我，自信，受我[7124]沒有一個稱為我們的“心”，所以是空的，在五蘊當中根本找不到我，有實在的[7137]，有實體的東西，它是空的[巴利文-7141]，是空。第十一是無我[巴利文-7146]，為什麼是無我呢，由於五蘊沒有[7152]沒有主我，諸我，造作我，自信我，受我，[7158]我，例如說沒有擁有諸蘊的我就是我來讚美諸蘊，或者說沒有諸我，或者說身體無論的死去變老變壞，但是呢，我卻是能夠辨識恒常不變，根本不存在這樣的。或者說造作我就是例如說我在做工作，[7221]或者說自信我，又例如說這個五蘊可找到一個本質本性的東西可以不變的永恆的、[7232]根本找不到，例如受我，可感知目標的我，或者說決意我，我能夠按照，由於五蘊根本不能夠找到這些，根本不存在這些它們是空的、是無我的，所以應當觀照五蘊是無常、苦、病、創、見、惡、疾、抵、毀、空、無我。這是觀法，而且這些觀法是在思維智的時候，我們可以這樣一直觀，如果我們繼續觀它們的生滅，這樣可以把我們的觀智提升到生滅隨觀智，在生滅隨觀智階段，[7323]每一種就是刹那生滅，就是當下刹那生滅，而另外就是緣生滅，就是說觀察現在這些諸行法，這些名色法，這些五蘊，它們的緣也是生滅，由於它們的緣是生滅，這些也是生滅的，所以[7340]緣法也是生滅的，緣生法也是生滅的，正是因為如此，所以緣法，諸緣也是無常、苦、無我的，緣生法也是無常、苦、無我的。通過這麼樣一直提升我們的觀智，或者一直能夠提升之後呢，它卻能夠貪住其住，[7408]諸漏盡，那應當如何貪住於其住呢？後天我們繼續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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